
磨碾转

杨 帆 摄

11

2014

年

5

月

21

日 星期三

JIAOZUO��DAILY

■

官方微博：

@

焦作日报（新浪、腾讯）

■

新闻热线：

8797000■

编辑：刘振毅

│

校对：张晓青 刘 勇

│

组版：杨保星

山 阳 城

五月碾转香

□

杨 帆

五月的一天早晨， 忽然听到街上传

来一声叫卖“碾转”的声音，这一声吆喝

一下子便唤起了我童年的回忆， 新麦碾

转那香喷喷的味道仿佛瞬间扑鼻而来。

碾转的发明年代十分久远， 在曲剧

《包公辞朝》就有这样一段唱词：“五月芒

种人倍忙， 男女老少上南岗……割一捆

新麦吃碾转，接着又过五端阳。 ”

饥荒年间的初夏， 正是青黄不接的

时候，对于农家来说是最难熬的，有限的

口粮所剩无几，人们晃动着“咕噜噜”叫

唤的肚子，守望着一天天饱满的麦穗，巴

望着早日收回家中充饥， 于是便有了碾

转。

碾转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首先要

把割回的青麦捆成把， 在搓衣板上来回

揉搓，待麦籽全部搓下后，先用簸箕簸出

麦糠麦梗，再把簸净的麦籽放在大锅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用大火不断翻腾汆炒，

直到汆炒出新麦的清香。 汆好的麦籽出

锅放凉后， 倒在一张反铺在地上的苇席

上， 用手细致地把麦籽上残留的糠皮搓

掉，再次用簸箕簸净麦籽。 这时候，就可

以将麦籽倒在石磨上进行碾磨了。 麦籽

被源源不断地倒入磨眼， 一丝丝一缕缕

碾转便从上下两扇磨扇间徐徐碾出。 碾

转的粗细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行掌

握，麦籽进去的速度快，碾磨出的碾转自

然就粗，如果想吃细些的，可在磨眼内插

入一二根筷子，减少进籽量，这样碾磨出

的碾转自然就要细些了。 做一次碾转，从

割麦，到搓籽、汆炒、碾磨，要经过十来道

工序， 大约三四个小时， 因此民间也有

“碾转好吃真难做， 一碗碾转汗湿襟”的

说法。

记得小时候， 农家的生活远不如现

在这样丰裕。 每年麦黄时，我总会缠着妈

妈做点碾转解解馋。 那时候，白天妈妈要

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 做碾转只能等

傍晚收工后进行。 终于，在某一天月明的

黄昏， 妈妈从自留地里割一捆青黄的麦

穗，就着皎洁的月光捆穗、搓籽、汆炒，然

后用簸箕将汆熟的麦籽上残留的糠皮揉

净簸出， 放在做豆腐用的小石拐磨上碾

磨。 每当妈妈做碾转时，我便躺在妈妈身

边的苇席上看妈妈劳作， 巴望着能早点

吃上香甜的碾转。 可幼小的我总是熬不

了多长时间就进入了梦乡，待醒来时，那

一丝丝一缕缕透着新麦清香的碾转早已

做好……

现在，饥荒年已然过去，但碾转的香

甜却早已印入人们的心底， 成为豫西北

地区的一种特色民间小吃， 并通过各种

途径成为了天南地北人餐桌上的美味。

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农民

对土地有了自主权， 碾转加工过程中诸

如脱粒、去糠、脱皮等工序也被机械所替

代，既减轻了劳动强度，也为大规模加工

提供了便利。 每年进入五月份，便有许多

农民将成片汁桨饱满、 将熟未熟的青黄

小麦提前收割加工成碾转， 除了自家吃

以外，剩余的便拿到城里去沿街叫卖。 于

是，每到麦黄的五月，满城的角角落落也

就飘散着碾转的香味啦！

我要蜗牛

□

红 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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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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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机平稳地着陆于

首都国际机场的停机坪上， 在那

硕大的轮子与地面接触的瞬间，

我竟没有感觉到一点颠簸。我想，

此刻所有的乘客没有人不佩服飞

行员的技术有多么的美妙。 那美

妙也夹杂着对几位空姐空哥的赞

美。 就在我从座椅马上要站起来

的时候， 在我身后五六排远的座

椅 上 再 次 传 来 声 音 凄 厉 的 叫

声———“我要蜗牛！ ”

声音来自于一个五六岁的小

男孩。 从上飞机他就断断续续地

这样叫喊， 弄得飞机上的人们很

是烦躁不安，但碍于是个孩子，谁

也不好说什么。 我看到孩子的母

亲很尴尬，她不好冲孩子发作，只

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别哭啦，

到北京奶奶家我就给你买。”母亲

的话并没有奏效，孩子照样哭。看

来， 那蜗牛真的直入孩子的心里

了。

孩子和他的母亲是不是上海

人， 他们到上海是旅游还是出差

我不得而知， 我刚见到他们是在

浦东机场的安检通道。当时，因为

是几个朋友一同安检， 我们只顾

得跟送站的朋友们挥手告别了，

并没有注意到我前面还有一对母

子。 等我把行李箱推进检测机走

到安检员面前时， 这时看到惊人

的一幕———在安检台上放着一个

碗口粗的矿泉水瓶子， 里边装着

一只肥大的蜗牛， 一边站着一男

一女两个安检员， 一边是一个五

六岁的小男孩和他的母亲。 小男

孩哭道：“妈妈，我要我的蜗牛！ ”

母亲说：“机场有规定， 不允许携

带小动物。”小男孩看了看瓶子里

的蜗牛， 加大声音哭喊道：“我就

要我的蜗牛！”面对孩子的满眼泪

花，两个安检员面无表情，只是直

直地看着孩子的母亲。 那意思很

清楚：这是民航的规定，我们也没

办法。

那一刻， 我真想求两个安检

员，让孩子把蜗牛带走吧。热爱小

动物，是每一个孩子的天性。我们

不能因为人为的制度， 而破坏孩

子的天性。 可这样的话我实在说

不出口， 我毕竟是中国野生动物

保护协会的会员， 国家林业总局

还聘任我为全国未成年人生态道

德委员呢！我心里十分清楚，蜗牛

是没有被列入国家野生动物保护

名录的。或许它身份太低，到处都

有，不像大熊猫、丹顶鹤那么稀有

金贵吧。我也十分清楚，这只蜗牛

即使被小孩带走了， 也不会活很

长时间， 它离开土地的生命注定

不会长久。 当然， 如果小孩不带

走， 这个诺小的生命很快就因安

检员随手往盛杂务的塑料桶里一

掷，一两个小时之后就会死亡。

死亡，又是面对死亡。或许因

为人到中年， 经历的事情比较多

了，对生命现在看得越来越重。就

在几个小时前， 从诗人周庆荣的

口中得知， 青年诗人卧夫因精神

抑郁在北京怀柔山里绝食而死。

生前， 他曾筹资为自杀而死的诗

人海子修了墓地， 而且沿着海子

的生活轨迹行走了一次。 周庆荣

说， 卧夫生前一个月在一次诗歌

活动中，跟他谈到死亡，他当时没

有意识到这有可能是一次真实的

表达，如果知道，他一定会重重地

擂上卧夫两拳， 把这个对生命不

负责任的家伙打醒。可是，现在一

切都晚了， 诗人伊沙当年的一句

“饿死诗人”竟然一语成谶。 想来

是多么的悲哀与恐惧！

我还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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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 我在京

郊农场工作时， 亲眼目睹了养鸡

场里一夜之间成千上万只鸡死亡

的惨状。 看着工人们用双轮车从

鸡房里往外推死鸡的情景， 我发

现所有的工人都目光凝滞， 仿佛

一场充满血腥的战役刚刚结束。

农场的技术员研究了半天， 怎么

也找不出鸡群死亡的原因。后来，

请来市里的专家，经过逐一排查，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由于鸡场里

的一位技术员出国到日本， 回来

时带回一只鹦鹉， 而那只鹦鹉则

带有一种弓形体病菌。 这种病菌

导致鸡群整体传染而死亡。 听到

这个消息， 全农场的人都感到很

震惊。 想不到一只小小的鹦鹉竟

有如此巨大的威力。

这样的经历和联想， 我能对

孩子去说吗？即便我说了，孩子也

未必听得懂。善良的心提示我，孩

子还小， 在这个年龄最好不要跟

他谈有关死亡的话题。更何况，在

常人的眼里， 一只蜗牛能有多大

的事？ 可是，如果我不说，我又能

对孩子说些什么呢？ 看着两个安

检员目光凝滞的眼睛， 我觉得此

刻我的眼睛也该是那样的吧。

作者简介 红孩， 原名陈宝

红。 北京人， 毕业于北京经济学

院， 曾先后在北京市双桥农场、

《北京工人报》《中国艺术报》《中

国文化报》和《文化月刊》等单位

工作，现为《中国散文报》副主任，

兼任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秘书

长， 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文学专

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

1984

年

开始发表作品，

2003

年加入中国

作家协会。著有散文诗集《太阳真

好》、散文集《阅读真实的年代》、

长篇报告文学 《月儿弯弯照九

州》、长篇小说《爱情脊背》；散文

评论获中国散文学会第二届冰心

散文奖。

半 静 园

□

田 健

“半静园”这个名字是我杜撰

出来的，没有任何出处，也没有征

求任何人的意见。

在云台山建设初期， 素有地

标建筑美称的云台山庄前， 有一

片亩把大的小游园， 它北依山庄

平台，南临旅游通道，北边常常安

静得出奇， 而南边往往又喧闹得

过分，所以，我把它取名为“半静

园”，意亦在此。

半静园在这里确乎存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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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了———应该是与山庄同

龄的， 却没有引起我这个当地人

的注意。而且我坚信，对它熟视无

睹的本地人也绝不在少数。 它东

西狭长， 一条米把宽的鹅卵石甬

道，半圆形地铺在小园里，像古装

戏服上的玉带，尊贵大气，又似长

桥卧波，气势非凡。无论是从它的

东端还是西端出发，到达另一端，

悠悠达达的，大概只需要几分钟，

很快。

院内青草铺地，绿茵遮天，乔

木巍峨，灌木葱茏。我能叫得出名

的，有五角枫、黄栌，似乎还有榆

树、椿树。其中，一棵挂有保护牌，

树龄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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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臭椿树， 在这个

游园里独树一帜，非常扎眼，应该

算是最高大、最伟岸、最能撑起这

片天空的英雄了。

园的东北角， 还有一个小凉

亭，亭柱的外形是竹竿的样子，颜

色自然也是青色的， 只是稍重了

些，有点失真。亭子里摆着一张圆

形的小石桌， 旁边嵌入地面杵着

几个腰鼓状的小石墩， 黑光锃亮

的，看起来很雅。无论是从甬道的

哪端走来， 是务必要经过这个亭

子的， 于是就有了想坐在这里休

憩的雅兴。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这

亭子既无名子，也无书联，少了些

许文化气息。坐在亭子下，看着眼

前翠绿相叠、遮天蔽日、光影斑驳

的景致，再听着耳边啾啾啁啁、叽

叽喳喳、或高或低、或疾或缓的鸟

鸣，真的别有一番情趣。如果能于

此处举杯相邀或掩卷沉思，我想，

那份惬意、那种享受，一定会与你

在江南名园中的感觉相差无几。

坐在石墩上，不知为什么，兀

地想起了河北作家贾大山在自己

书房里悬挂的两句自题诗： 小径

容我静，大路任人忙。轻轻吟诵着

“终日错错碎梦间，忽闻春尽强登

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

日闲”的诗句，甚至还没有来得急

细细品味这片小园独特的雅致，

忽然就喜欢上它了。 像久违的故

交偶然相见， 或是天各一方的恋

人突然邂逅，一定是要涕泪滂沱、

掏心掏肺地说点啥才好。 我想了

想，很快便明白了，我喜欢它的原

因，是它的这种存在方式和状态，

有静有动，动静结合，就像一个普

通人的生活， 是平凡、 入世的那

种，而不是“寂寞衡茅观燕寝，引

起一段冷趣幽思； 芬芳园圃看蝶

忙，觑破几般尘情世态”的消极与

寂寥

,

只能让文人墨客在那里子

曰诗云、之乎者也；也不是那种游

人如织、人声鼎沸的城市公园，悉

数接受大人孩子的嬉闹与乏味，

它把一种关于人生的态度和思

考， 三锛两斧做成一件写意的艺

术品，摆在你面前，由你自个儿恣

意想象，慢慢受用。

我忽然就想， 若我是这园的

主人， 就把它南边的铁栅栏开一

个小门， 向脚步匆匆的游客提供

一个驻足片刻的场所， 让他们能

在欣赏云台山美景的同时， 也为

自己的心灵寻找到一片恬静的家

园。

半静园，不是名园，只是我内

心深处的一个园名， 或是我遗失

在故乡的一段幽梦。 如果你和我

一样， 曾经与自己身边的 “半静

园” 无数次擦肩而过而又无视它

的存在，那么，你不妨静下心来，

虔诚地走进它、亲近它，拜谒它的

尊容，聆听它的声音，感受它的呼

吸， 你的内心一定会在静里感到

动的生机， 也一定能于动中悟出

静的美好。

让人心疼的坚守

□

薛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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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游玩，没想到迷了路，误打误撞

地进了一个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小村子。

村里的房子都很破旧， 不知道有多

少年了。 但不管是土砌还是石垒的房子

都是楼，平房几乎没有，都是两层甚至三

层，哪怕很窄的间架也是楼，没有两座连

在一起的，都是单独成楼，狭窄突兀地立

在那儿，给人压抑的感觉。 所有木制的窗

框门板都黑乎乎地沧桑着， 门几乎都锁

着，大多的锁都生了锈，不知道它们挂在

这门上已经有多少年了， 整个村子寂静

得让人惶恐。

进村走了

20

分钟左右才遇到一个

担着担子的老妇人， 她说这村子叫高疙

瘩，年轻人都搬走了，整个村子只剩下了

20

个老人。她是一个人住，邻居也是一个

人，没有三口之家，基本上都是老两口或

者孤寡老人。

随她去了她的家，院子很小，小到三

五步就走到墙根了。 照样是楼，土楼，三

层，屋门边的墙上挖了一个洞，供奉着不

知道哪尊菩萨的泥塑， 前边一个香炉布

满灰尘。 这样的小院，这样狭窄高耸的三

层小楼，加上天近黄昏，我心里那种压抑

的感觉更甚一层。

她说上山挖了野韭菜去景区门口

卖，我惊住，怎么去？ 这

10

多公里呢？ 她

憨笑，说走着去，卖完再走回来。 她说太

饿了，得做饭吃！ 中午呢，没吃饭？ 我问。

她很自然地说没有，卖了一点钱，不舍得

吃饭，回来自己将就一口就行了，外边饭

太贵。 我不知道怎么说了，突然有点想拥

抱她一下，但又怕吓着她，所以没敢。

一个人住在这样的地方， 不觉得害

怕？ 她依然是憨笑，说习惯了，孩子们都

搬走了， 总得有人看家， 人老了故土难

离，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哩，白天上

山挖点野韭菜卖，晚上回来总是太累，做

点饭吃吃就睡了。

那有电视看吗？ 她说有的， 但很少

看。 晚上累啊，就想早点躺下歇息，而且

看电视太费电，电得掏钱买哩！

孩子们呢？ 会回来看你吗？ 会，她肯

定地点头，说会的！

我说我夏天来和你做伴吧？ 我给你

交租金。 她呵呵地笑，说：“只要你不嫌，

就来住呀，不收你钱！ ”我说那说好了呀，

我真的要来住的。 她使劲儿点头， 说：

“嗯，说好了！ ”我们一起大笑，我握住她

的手，那手温热却不柔软，甚至有点干硬

剌手。

天色已近傍晚，没时间再聊了，只好

恋恋不舍地告辞。 她却跟着一直到了路

口，细心地指了路，才叮嘱了又叮嘱地停

住脚步。

朝她挥挥手，我不敢再回头，我怕心

里的酸涌到眼睛里变成泪不听话地滚下

来。

走了很远我才回头，她依然在，只是

变成了一个小黑点， 而她身后的村子也

模糊了许多，看不太清了。

这是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地方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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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迈的老人在这样的老楼里生老病

死， 他们心甘情愿地坚守着自己贫瘠的

家园，让人心疼却又无奈，因为某种程度

上来说，他们，没有接班人。

人们吃药时若是有一点点的糖 ，便

会觉得没那么苦了。 就像妇人肯定地说

过孩子们会回来看她， 这也算是心里的

一个安慰吧，毕竟生活里有了盼头，日子

就不会那么凄苦难挨了。

你 幸 福 吗

？

□

基 民

辞书对“幸福”的释义是：使人心情

舒畅的境遇和生活。 窃以为，幸福这种感

受只有在比较中才易于获取， 或者说才

体现得较为充分和强烈。 譬如有人饥肠

辘辘，连米羹也喝不上，你却能吃红烧肉

和鲍鱼大餐，无疑，你比他幸福；有人衣

不蔽体，三九天喝着西北风冻成枯皱蛋，

你却棉袍加身、 暖洋洋如三春浴日，同

样，你会感到很幸福。

若依此法同比类推， 窃以为你很幸

福。

晨曦撵走睡意，你睁开惺忪的双眼，

款缓起床，悠闲盥洗，消停用餐，然后，惬

意轻松去上班。 一整天，怡然自得于秩序

井然的工作，在创造价值、服务社会的同

时， 也为自己的幸福生活奠基铺路。 入

夜，轻挽着爱人的臂腕，浴轻风，踏明月，

或闲庭信步，或跳舞习操。 还可惬意地玩

电脑，看电视，听国剧，也听地方曲儿。 困

了，仄身上床，高枕无忧一直到天亮。 这

里，没有炮轰国门的列强袭扰静夜，没有

寒光逼人的枪刺直戳胸脯， 没有丝毫忧

惧惊恐与寝食不安，亦无背井离乡、妻离

子散的杞忧与惨烈， 更无须像先辈们那

样去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咽树皮，把

脑袋掖到裤腰上赴汤蹈火，英勇献身，属

于你的只有安稳安宁安然而又恬适至极

的生活，置身此境，你不觉得很幸福吗？

肚子饿了，要吃东西，无需票证，也

不用挨班排队。 不仅家储的净米细面涌

着脖梗， 任挑任拣随你意， 更有琳琅满

目、 聚集着肉奶蛋禽菜等各种食料的农

贸市场和百货超市，以及山珍海味、佳馔

美肴一应俱全的餐馆酒楼， 可供随意挑

选。 曾几何时，多少人还在为吃了上顿没

下顿发愁， 饿急了连铁锅都想啃个透底

洞？ 多少人揣个烂碗、拎根瘦棍沿街乞讨

挣扎着活命？ 又有多少人在“赤地千里，

人饥相食”的灾年里奄奄一息，成为冻死

的骨头和枕道的饿殍。 比起他们，你不觉

得很幸福吗？

你也曾是“黑五类”的后代，爹娘戴

着高帽整天遭批挨斗，你年龄小，虽曾背

着“狗崽子”的黑锅挨白眼、遭唾弃，受尽

窝囊气，却到底拨云见日，赶上了改革开

放的好时辰。

1977

年恢复高考，你一试中

榜，成为十里八村乡亲们的骄傲。 毕业参

加工作，娶妻生子，家庭和睦，尽享天伦

之乐自不待说，且事业如日中天，你成了

广播有声、电视有影、报纸有名、领导接

见、群众拥戴的新闻人物，比起身世如哥

哥的诸多光棍们，你不觉得很幸福吗？

你潇洒地穿行于街头巷尾， 悠闲地

游逛在田间地头， 尽情体味着自由徜徉

的意韵美。 你搭车乘船坐飞机，天南地北

任驰骋，想去哪儿就到哪儿，尽情享用着

公用资源。 大把鲜纯的空气，可以尽情吐

纳，全部免费。 你尽可以放开喉咙，无拘

无束地唱、笑，诵念心仪的诗词歌赋，弹

玩喜好的琴棋书画，啥时兴尽，啥时欣然

而归，全凭率性任意。 你的邻居，也曾和

你一样，潇洒地出入行走，自由地走南闯

北，优哉游哉，无拘无束。 然而，不知哪根

神经短路，失了分寸，潇洒得过头，自由

得过分，觑见他人钱财，即想法弄到自己

囊中。 结果，自由天地被放纵的“潇洒”得

只剩下囚身之处， 想晒一缕囚室前的暖

阳， 吸一口铁窗外的空气， 都得经过批

准。 至于乘船搭车坐飞机“周游列国”，更

是腊月河涨———没那一想！ 比起他，你不

觉得很幸福吗？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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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几了，身体棒得像是雄性东

北虎。 你胃口极好，仿佛吃块生铁疙瘩也

能克化成水。 你饭量很大， 吃饱了吃饱

了，松松裤腰带，还能加吃小半锅。 吃喝

奇缺年月，你曾为大饭量伤透脑筋。 你见

天跑操打拳， 四肢灵活如猿猴， 多高的

树，“出出溜溜”也能爬上去，令人惊羡不

已。 一些远不及你龄长者，因身体不佳，

或已见了阎王，或重病缠身，失去行为能

力，要么需轮椅代步，要么靠卧床度过余

生。 还有人面对吃食，因困于病魔，或无

法吞咽，或虽勉强吞食一点，结果多不乐

观，要么难受得反吐而出，不如不吃。 比

起他们，你不觉得很幸福吗？

事实证明，你很幸福，务请能够永葆

这种幸福感， 因为它对于每个人都至关

重要。 身处顺境时，它会教你珍惜幸福，

不以奢侈浪费的形式随意消弭这种幸

福，从而衍生出更多更大的幸福，使诸事

顺，百事顺，一顺再顺。 身处逆境时，它会

教你以乐观向上的态度积极应对现实冷

暖，笑对人生沧桑，生发出坚韧坚毅坚执

的力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摆脱逆境，

从而获取更多更大的幸福。

而葆有幸福感的妙诀， 在于一旦发

觉自己不很幸福，或很不幸福时，就要及

时使用如上的比较法。 但须切记比较的

方向，这很重要，即要向下比，跟不如自

己者比。 而不能向上比，跟境遇好于自己

者比。 譬如要体味吃红烧肉的幸福，只能

和饥肠辘辘吃糠咽菜者比， 而不能和吃

南北大菜、 甚至是燕鲍翅者比。 和前者

比，越比越幸福，越有心劲和奔头。 而和

后者比，则会越比越不是滋味，越比越泄

气，越糟糕，除了徒增烦恼和副作用，于

事无任何裨益。

你很幸福，“别人骑马我骑驴， 回头

看，还有挑脚汉！ ”如此比来，你的确很幸

福！

你很幸福，请一定珍惜！

黄河湿地

□

麦 莎

一

黄河黄啊

它像是从黄土高原变脸

看啊，那么多的石砾

掺杂着黄土滚滚涌来

石砾被大水一一打磨

却脱不了黄土的胎衣

二

黄河是远的

黄河远上白云间

王之涣把黄河和白云连接上了

我在黄河边一眼一眼

看黄河

看着看着

就看不见黄河了

就看见淤积的滩涂

就看见辽阔

就看见岸边的一亩亩庄稼

就看见摇曳的芦苇

就看见———

它的大水一直奔流着

她像是一个村妇

在织一片中国丝绸

这波动的丝绸上有落日、晚霞

也自有鱼群出没

三

黄河滩上，芳草萋萋

清清静静，独有钓鱼者一二

我来黄河边有点像是探亲

我来这里，我知道

黄河多么辽阔

黄河边，我喊一声：黄———河———

黄河是能听到的

我看到黄河的远

是我突然惊飞的

像一只越飞越远的白鹭

四

黄河边

我有些惊喜

是因为我此刻看见白鹤两只

灰鹤一只

野鸭一群

这些水禽们是怯生的

是喜欢自由的

是对人类有恐惧的

是内心柔弱的

是静美的

我和它们有很远的距离

我在岸上

它们在远远的一片湿地

我试着走近它们

它们就忽而惊飞了

它们飞翔的样子

像轻盈的舞蹈

像天空上的舞姿

它们飞走后

黄河上就没有了表演者

黄河就继续赶路

黄河刚才一定也是在注目这些

湿地上的飞禽

五

我想远离尘嚣

就想到黄河了

黄河从不愿打扰我们

它像隐居

它只在旷野

它只在乡村的不远处

像是一个看破红尘的醒者

我来黄河边走一圈

好像人生的路在黄河边

可以忽然走出来

可以让人心归于自然

可以让一个人成为黄河的小部分

六

黄河奔流

一个人跟着奔走

黄河只坚持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看风景去吧

一个人和黄河同步

黄河不急不缓流淌着

一个人是无法赶上黄河的

黄河流淌在河滩上

一个人黄河边走着

一个人也像是流淌在河滩上

一个人黄河边走着

尽头是多么无奈

还捎带着一脸的风沙

七

黄河边徒步

我发现 谁和黄河比赛竞走

他就得不了冠军

我看到黄河流淌于泥沙中

一浪打着一浪

仿佛一尾鲤鱼穿越着黄河

我看到黄河的平静

嫁接着一个人的目光

我也看到黄河的汹涌

是一个漩涡一个漩涡的奔腾

八

看啊，黄河一粒粒沙子是自由的，幸福的

被大水拥抱，滚滚向前

我沿着黄河走

踩了一脚一脚的泥沙

我感觉，我也是黄河了

我停步，静静站立像一杆芦苇

与黄河近在咫尺

眺望远方，让自己渐渐辽阔

九

黄昏，夕阳彤红

光芒四射，也漂染着锦缎般的河水

这时，我看到黄河边的夕阳

像是黄河上的一面古铜镜

它照耀着河滩

它让黄河水波光粼粼

它让黄河更黄

它也让黄河目睹自身的金黄

渐渐地我看到，这一面铜镜

缓缓，又被黄河的一泓大水收藏起来

（本报资料照片）


